
2020年第 2期 山 东 社 会 科 学 No．2
总第 294期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94

·马克思思想与西方思想传统(学术主持人:聂锦芳)·

收稿日期: 2019－06－24
作者简介:刘秀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及思想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文本学研究”( 项目编号: 16BZX00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持人语: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
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

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然而事实上，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客观而
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如果仅仅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变
革”，大而化之地进行估判，就会遮蔽多元的文化渊源和思想形成的具体轨迹、环节，实际上不
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有鉴于此，本专题的三篇文章深入到马克思文本
的细节中，通过梳理和辨析他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休谟等人思想的理
解和批判，来探究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传承、扬弃和超越。

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结构性解析
———以《神圣家族》中有关《巴黎的秘密》的评论为例

刘秀萍

(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 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剥离进而建构自己的“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青年黑格

尔派的批判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这其中对思辨哲学“秘密”的揭示尤显重要。在《神圣家

族》中，马克思借助对塞利加·维什努关于《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思

辨哲学的结构性解析。研究者如果不进入文本内部对其中的细节进行悉心辨析，很难理解马

克思苦心孤诣探索的思路和逻辑，也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他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新哲学”

的意旨和体系。

［关键词］ 《巴黎的秘密》; 思辨哲学; 世俗世界; 现实的个人; 解放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0］02－0005－08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思想纠葛是一条中心线索。这其中，马克思对作

为这一派别哲学基础的“思辨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尤显重要。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多关注马克思就“现实

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与作为“一般观念”的“果品”之间关系的纯学理分析①，鲜有论者涉及马克思结合特

殊语境和具体个案进一步展开的分析。而事实上，从《神圣家族》来看，马克思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

并没有停留于抽象的说教和纯逻辑的推理，而是借助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塞利加·维什努( Szeliga Vishnu，此

为笔名，原名 Zychlinski Franz，1816－1900) 对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完成的，思路及其论证都极为具体、

形象、生动。所以，只有梳理和甄别这些内容和细节，才能完整把握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结构性解析。

《巴黎的秘密》( Les mystères de Paris) 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欧仁·苏( Eugène Sue，1804－1857) 的代表

作。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分上下两部，共 52章，有着上百个人物，故事情节十分错综复杂。小说的内

容大致是: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曾同年轻、漂亮却充满心计的萨拉·塞顿小姐秘密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后

来发现了她的不忠，遂将其逐出自己的领地。为了缓解受骗后产生的抑郁之情，鲁道夫去周游世界，想奖善

惩恶，帮助穷人，弄清楚使人类受苦遭难的罪恶根源。他来到巴黎，混迹底层社会，乔装巡行，进行拯救“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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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灵魂”的道德感化事业。小说以鲁道夫微服出访巴黎、赏善罚恶为线索，通过对妓女玛丽花、宝石匠热罗

姆·莫莱尔、女工路易莎、公证人雅克·弗兰、贵族夫人克雷门斯和萨拉·塞顿以及绰号为“笑面虎”、“操刀

鬼”、“猫头鹰”的各种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示了贵族、下层贫民、罪犯三类人物的生活内幕和“秘密”，一定程

度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巴黎的社会状况，特别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命运和痛苦，也对上流

社会贵族阶层表面上道貌岸然和实际上男盗女娼等情形作了大量的披露和揭发。

《巴黎的秘密》刊出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甚至越出国界，引起了作为德国思想新锐的青年黑格尔派

成员的关注，其中塞利加·维什努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了《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一文，根据他自己

的理解和观点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转述，并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点评。鉴于此文将这样一部“现实主

义”小说“捧”成了“超现实”的“史诗”，在转述时进行了“再加工”，加入了大量的虚构和解释，甚至对各个人

物作了完全不符合小说原创的“创造性”评判，马克思将塞利加·维什努噱称为“贩卖秘密的商人”。这意味

着，如果说《巴黎的秘密》展示了巴黎社会的“秘密”，塞利加·维什努的文章则又制造了一个与此决然无关

的、新的“秘密”。

为了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之“创造性”，马克思对比《巴黎的秘密》的具体情节，对塞利加·维什努的

文章在“罪犯世界的秘密”、“上流社会的秘密”等方面所作的“制造”、“转移”等工作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

指出其思维方式的实质是“以纯观念、精神来理解和解释世界”①。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考察了塞利加

·维什努“绝对的秘密”的制造过程和技法。他发现，为了把这个“秘密”演绎成一个更加有思辨的设计感、

更加接近思辨哲学目标的“思想物”，塞利加·维什努并没有停留于为思辨的“秘密”寻找一个暂时的藏身之

所，而是殚精竭虑，赋予“绝对的秘密”以绝对精妙的结构和功能，并且“魔术般”地在这个“秘密”与现实社

会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无障碍的“安全”通道，使“绝对的秘密”来去自如、进退适宜，达致了绝对、普遍的境界，

然而，这一切却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与《巴黎的秘密》所揭示的社会众生相相去甚远!

一、“绝对的秘密”的结构设计

马克思指出，思辨哲学的“绝对的秘密”是思辨哲学家设计、创造、建构出来的。塞利加·维什努先是制

造出了“秘密”，并把它确立为形而上学的主体，然后为它设计了从“罪犯世界”到“上流社会”的隐藏之地②。

同时，他又意识到，上流社会毕竟还只是现实社会的一隅，让“秘密”躲藏到上流社会的内部很难达到与现实

世界的同一。因此，继“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以及“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之

后，他又为这个“轻浮佻达、无拘无束”的“秘密”做了“‘圣地’———小礼拜堂———门厅———非上流社会”这样

一个序列的结构设计:“圣地”是“秘密”的所在地，在圣地周围有个小礼拜堂，由上流社会的特殊集团守护

着，小礼拜堂的门厅通向非上流社会，生活在非上流社会的人民被挡在门厅之外。

显然，塞利加·维什努为“秘密”所做的这个结构设计是异常“精密”的。首先，它把现实社会人为地割

裂成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两个部分，还在这两个部分之间设立了一个屏障———门厅，这个门厅的诡异之处

在于，“秘密”可以经门厅而出，但被隔在门厅之外的非上流社会的人民却不能够透过这个门厅往里窥视。

也就是说，“高居”于“圣地”的“秘密”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的，但现实的非上流社会与它是完全不搭

界的;其次，守护小礼拜堂的是上流社会的特殊集团———思辨的“圣地”的保护神，而并非现实的上流社会。

所以，这个“秘密”与现实的上流社会也没有一点关系，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也没有可能去破解这个秘密。

总之，这个秘密也就是思辨哲学的秘密，与现实的巴黎社会、与生活在巴黎社会的人风马牛不相及。它完全

不是巴黎社会的秘密，而是思辨哲学家所设计出的“绝对的秘密”。它将遵循思辨哲学家的意愿，变成“整个

世界的公共财产”③。

通过这样精密的设计，“秘密”就被塞利加·维什努安放在了一个既与现实社会分离又貌似不与现实社

会完全脱离的地方，其目的是为了它随思辨所“愿”，让这个形而上学的思想物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由对立走

向“同一”。

当然，塞利加·维什努也明白，作为“思想物”的“绝对的秘密”是孤立的、抽象的，要想将其变成“整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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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公共财产”，与现实世界由对立走向同一，就必须让它走出“圣地”，作用于现实世界。为此，他又把小说

《巴黎的秘密》里的公证人雅克·弗兰设计成了“绝对的秘密”的践行者、见证者。他将代替思辨哲学家展开

秘密的旅程，揭开有教养的社会中“正直和虔敬的秘密”。较之罪犯世界的秘密和上流社会的秘密，这潜藏

于上流社会特定集团内部的公证人身上的秘密离“绝对的秘密”的距离就更近了。不仅如此，塞利加·维什

努还让这个秘密以人的特质、秉性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正直和虔敬的秘密”又带有了比罪犯世界和上流

社会的秘密更加浓烈的主观的、抽象的特征，这有助于让秘密正无限地趋近于“绝对的秘密”。

那么，社会层面的“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又如何与个人身上的“正直和虔敬的秘密”有效地衔接起来

呢? 这就要诉诸塞利加·维什努塞给雅克·弗兰的人设。且看他的演绎逻辑: “绝对的秘密”要成为“整个

世界的公共财产”，其践行者就要具备一些足以征服整个世界的个人特质。而“只有基督教和道德才能在地

球上建立包罗万象的王国”①。显然，塞利加·维什努的演绎逻辑无非是思辨的转换: 把基督教变成了个人

的特质，即“虔敬”，把道德变成另一种个人的特质，即“正直”。同时，再把这两种特质结合在雅克·弗兰身

上。

那么雅克·弗兰真的具备正直和虔敬的特质吗? 我们来看小说中对其人其事的描述: 在生活上，他严

肃、节俭，住在一所阴暗的、不尚装饰、不求考究、不要奢华的房子里，开销俭朴，办事认真，厌恶社交，不爱排

场、享乐，这无疑赢得了人们对他盲目的信赖。在性格上，他既吝啬而又大胆，而且很喜欢冒险，“依仗自己

精细，精细得透顶;依仗自己伪善，伪善得出奇;依仗自己智慧，灵活又聪明;依仗自己胆大，却胆大包天;为了

犯罪而又不受处分，所犯的罪，已经不可胜数”②。在体格上，他“五十岁，但看上去不过四十。中等身材，背

微驼，宽肩膀，身体健壮，理智坚强，矮胖，红发，象狗熊一样浑身都是毛。头发平平地梳向两角，当中秃顶，眉

毛很稀，易怒的面色，满脸都是雀斑，遇到感情一紧张，这个土色的面孔，马上便涨得通红”③。他视力极好，

但却戴着一副深绿色的眼镜，使他能看到人而不被人看见。小说用了三句话来总结这位“少有的善人”: 廉

洁是他的喜乐，名声是他的骄傲，宗教是他最大的幸福。

但如此廉洁、自律、虔诚的雅克·弗兰在私底下却有两种喜好:其一是淫乱———兽性的、如虎狼一般的淫

乱，粗暴的淫欲，激烈的占有，凶野的侮辱，贯穿此人情爱的不同阶段;其二是喜爱金钱———为喜爱而喜爱，不

是为了它能提供什么享乐。他可以用奇妙的手腕和诡计，把好几宗特别巨大的款项，凭白无故地弄到手里。

他设计陷害了宝石匠莫莱尔，又霸占了他的女儿，而当莫莱尔的女儿因此怀孕以后，又与江湖医生波利多里

同谋，建议波利多里去毒死宝石匠莫莱尔的女儿。当他听到多尔比尼夫人要把多尔比尼伯爵的财产“存放”

在他那里的意思时，他两眼放光，却粗暴地说道: “这真使人不耐烦……我的公正……真是个长处……可是

又给我带来烦恼……和忙乱……”④。事实上，作为公证人的他，为了从多尔比尼夫人那里得到一笔钱而隐

藏多尔比尼遗嘱的秘密。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还配合萨拉·塞顿伯爵夫人表演了女儿死而复生的闹剧。

可见，雅克·弗兰的所谓“正直和虔敬”只是流于表面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过是一个世俗的、堕落的神

甫。他的这个特征，恰恰是思辨哲学家塞利加·维什努对“秘密”的践行者的设计所需: “绝对的秘密”需要

雅克·弗兰身上并没有“正直和虔敬”这两种特质，这样，他才可能成为“正直和虔敬的秘密”。可见，这并不

是“正直和虔敬本身的秘密”，而是思辨哲学构造出的“一般的秘密”。而“公证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同僧侣

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秘密的守护者”⑤。

那么，怎么能够把潜藏在雅克·弗兰身上的“我们的秘密”完整地揭示出来呢? 在《巴黎的秘密》第三部

第二十三章“穆尔弗和波利多里”中，江湖医生波利多里将雅克·弗兰伪善的面目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多尔

比尼伯爵的女儿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给鲁道夫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波利多里受雅克·弗兰的指使，企图用毒药

水置多尔比尼伯爵于死地。他也曾被雅克·弗兰授意为遭雅克·弗兰强奸而怀孕的宝石匠莫莱尔的女儿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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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这既表明波利多里是杀人的凶手，同时也揭穿了公证人雅克·弗兰所谓的“正直和虔敬”的伪装。而在

像雅克·弗兰这种上等人的秘密被揭示出来的同时，像宝石匠莫莱尔的女儿一样的下等人的秘密也被揭示

出来了。

然而，事实上，波利多里的所有秘密不过就是堕胎的方法和杀人的毒药而已，他本来就不可能知晓每一

个人的秘密。只有雅克·弗兰这样的“谋杀者”才有可能借助波利多里的毒药杀人，也只有宝石匠莫莱尔的

女儿才是违反禁忌和道德怀孕的。当塞利加·维什努把波利多里设计为一切秘密的揭示者的时候，就是想

让秘密变成“绝对的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能说是“秘密”的秘密，只有这样，这个秘密才能够成为他所期望的

“整个世界的公共财产”。换句话讲，雅克·弗兰谋杀多尔比尼伯爵的秘密，宝石匠莫莱尔的女儿的孩子被

杀死的秘密，都只是世俗的秘密，它们不足以构成思辨哲学所需要的“一般的秘密”。波利多里不可能揭开

所有世俗的秘密，即那种可以言说的、真实的秘密，当然也唯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揭开与现实毫不相关的“一

般的秘密”。

总之，“正直和虔敬的秘密”其实与“正直”和“虔敬”无关、与“遗嘱”无关，甚至与公证人雅克·弗兰也

无关，它只是思辨哲学家对道德和宗教的抽象，只是塞利加·维什努对“一般的秘密”的运作的一部分。塞

利加·维什努把雅克·弗兰说成是“正直和虔敬的秘密”的体现者，理由是雅克·弗兰虽然密令波利多里去

实施谋杀，但他并不想做一个谋杀者，而是想做一个受人尊重、爱戴和敬仰的人。这样他才能符合塞利加·

维什努的想象和预设:雅克·弗兰是集“正直”和“虔敬”之品性于一体的人。因此，谋杀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秘密”;而当谋杀成为事实的时候，“正直”和“虔敬”又成了“秘密”。循环的论证确定徒有结果，因为谋杀

者是“批判”的谋杀者，他的真正使命当然就是为了“秘密本身”奔忙，而不是去谋杀或者为谋杀买单。“秘

密”本身———“一般的秘密”———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财产的“绝对的秘密”，它们都是思辨哲学家绝对抽象的

产物，只不过如何构造秘密和揭示秘密需要“最巧妙的办法”。

二、“绝对的秘密”如何走向凡间?

塞利加·维什努运用思辨的利器和“最巧妙的办法”，费尽心思把秘密本身构造成全世界的公共财产，

成了“一般的秘密”。这样的秘密实际上已经泛化为“我的艺术”或“我的本能”之类的东西，只要能满足“我

的需求”就可以产生出来，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简言之，它能且只能是抽象的秘密，是专属于绝对主体

的，是纯粹的范畴和观念!

然而，对于这样高踞于抽象云端的宝座之上、作为“纯范畴”而存在的秘密，塞利加·维什努又感到无所

适从，因为它深藏在人的头脑中，不可捉摸，也将无从揭示。但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要设置秘密，其目的就是想

要随心所欲地将这些秘密揭示出来，这样才能够显示秘密的存在。为了消除这样的矛盾，塞利加·维什努不

得不再一次开启了思辨之旅，让“绝对的秘密”来到凡间。这一次，仆人、看门人皮普勒的妻子阿娜斯塔西娅

·皮普勒被塞利加·维什努选中要成为让“绝对的秘密”走向凡间的使者，成为“秘密”的佣人和看门人了。

马克思讽喻说，秘密就从云端宝座上来到了看门人所住的地下室，由纯范畴的高峰跳到“在闭锁的门前当暗

探”的“仆人”的脚下。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塞利加·维什努做了以下的工作:

先是让“绝对的秘密”这个范畴从本质转化为概念。本来，波利多里那里的秘密无非就是堕胎和下毒的

秘密，这样的秘密是被雅克·弗兰掩盖着的，是不可告人、不可为他人所捉摸的，是客体。但当它被塞利加·

维什努转化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成为抽象的、纯范畴的秘密以后，就由客体转化成了主体了，变成了一种自

己掩盖自己的东西，更是一种“被我掩盖、被我弄得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个秘密由客体转化为主体的过程，

从被掩盖转化为“我”掩盖“它”的过程，实际上意味着秘密登上了“绝对主体的高峰”。

接下来，他动用经验来成全思辨的论断。秘密从本质转化为概念，固然使得它登上了绝对主体的高峰，

反“客”为“主”。然而，这只有在思辨哲学家的头脑中才能显示的秘密也只能由思辨哲学家才能“揭示”，如

何让别人也能看到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为此，塞利加·维什努又做了巧妙的设计，把掩盖秘密的“我”转化

为“门”———一种完全经验的、纯粹木制的现实。这样，秘密就不是“我”掩盖的，而是被“门”掩盖着的了。

这扇门无论对于现实世界还是对于思辨的“圣地”来讲都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在这扇门以外，依次是“小

礼拜堂”、“门厅”、“非上流社会”。现实世界所有的秘密都被阻挡在这扇门的外面。这些秘密只有经过

“我”这扇门才可以登堂入室，成为“绝对的秘密”，从而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 思辨哲学家则在“我”这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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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后面为所欲为，“孕育、酿造、形成秘密”，并且依照隔“门”有耳的世俗经验，预料着必定会有人挨着关着

的门偷听、看穿和窥探这批判的、纯粹的、绝对的秘密。

既然在“我”这扇门后将要孕育、酿造、形成秘密，而“我”这扇门又是关着的，那么，凭什么说“你”理所

应当地就要去窥探这扇关着的门背后的秘密呢? 塞利加·维什努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幸灾乐祸的天性所导

致的。而人们会幸灾乐祸则是由于“每一个人都希望比别人好”，为此，他才会“掩盖自己行善的动机，而且

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①。总之，“要比别人好”这个普遍的愿望才是人们去“探

询别人的秘密”的终极原因。

表面上看，塞利加· 维什努对窥探秘密的原因分析是从绝对的思辨走向了人的现实层面，秘密由抽象

的秘密到达了人性的秘密，但如果顺着他的思路还原他的论证和分析，就不难发现，“愿望”是逻辑起点，有

了“愿望”就不免“幸灾乐祸”，而幸灾乐祸必然引起窥探的欲望，因此，“门”的存在就是绝对必要的，而这个

“门”又是“我”安上并“关上”的，那么最后，难道掩盖秘密的不是我“自己”吗? 不肖说，从本质上看，这就是

黑格尔从精神出发最后回到绝对精神的“精神哲学”发展历程的翻版!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探查到别人的秘密呢? 虽然在巴黎警察局档案库中的卷宗里、在维多克的档

案中、在法国的“黑皮书”和类似的文件当中均显示出警察在探寻人的秘密方面较于常人的优势，但塞利加

·维什努却无视这样的事实，也不顾《巴黎的秘密》中欧仁·苏笔下的警探“红胳膊”才是最能接近各种秘密

的人，他只是按照思辨的需要主观臆断，认为在探询别人的秘密方面，仆人的地位是最有利的，而仆人往往与

主人之间存在利益瓜葛的麻烦，因此，“看门人皮普勒的妻子”是窥探秘密的最佳人选。

究其实，在小说《巴黎的秘密》里，皮普勒太太并不具备塞利加·维什努所据以作为窥探秘密的最佳人

选的“独立”且与别人“没有利害关系”的特征。她“形相最丑、皱纹最多、满脸雀斑、令人作呕、衣服肮脏、牙

齿脱落、脾气急躁、性情恶毒”，她在兑钱时欺骗鲁道夫，为鲁道夫介绍了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的奸猾的放高

利贷的女人，还向鲁道夫担保他和“斑鸠”丽果莱特相识一定会有许多乐事。她讥刺指挥官给她的钱太少，

称其为“两个小钱的指挥官”，她自己说出了她“独立”行动的原因是指挥官每月只给她 12 法郎，等等。塞利

加·维什努只是用到了思辨哲学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绝活儿”，在思维中将皮普勒太太的特点“转化”为

“绝对主体”本质的代表，也就似乎顺理成章地把她变成了窥探秘密者的首选。

可见，不管是思辨哲学家的“抽象”过程，还是“抛弃抽象”返回具体的过程，其实质都是用“思辨的、神秘

的”方法重新“制造存在”的过程，是“绝对主体”凭借超自然的理智，以神秘的“统一性”为前提所进行的思

维创造活动。这体现了黑格尔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将实体诉诸主体，诉诸内在的过程，诉诸绝对的人格，归

根结底是“创造”。

不折不扣地，塞利加·维什努所设计的由下层社会的秘密到上层社会的秘密再到上层社会特殊集团的

秘密最后达至纯范畴的“普遍的秘密”的渐次发展过程，还有纯范畴的“普遍的秘密”又来到凡间次第展开的

过程，便是思辨哲学从“统一性”出发，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演绎过程的翻版。所有的秘密

统一于“绝对的秘密”，经由皮普勒太太所发现的种种秘密———达尔维尔侯爵夫人偷情的秘密、比雷特老大

娘放高利贷的秘密、画家卡布里昂奇怪的生活习惯的秘密、笑面虎丽果莱特温厚淳朴的秘密等都是普遍的秘

密这个“统一体”、“实体”的具体样态。这些秘密与经由鲁道夫揭示的“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国家法纪

的不平等的秘密”、“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正直和虔敬的秘密”一样，均被塞利加·维什努看作是“普遍

的秘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秘密能动的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为了让现实世界统一于思辨哲学家设定的“秘密”，塞利加·维什努又把皮普勒太太的丈夫、同样是看

门人却由于和主人有着利益关系而没有被选中充当窥探秘密最佳人选的阿尔弗勒德·皮普勒命名为“作为

讥讽的秘密”，原因竟然是“运气不佳”，被“人家对他的讥讽和嘲笑”证明是失败的。这样，在他的太太成为

了探寻秘密的战士、成了秘密的“主观”方面的代表的同时，阿尔弗勒德·皮普勒以“作为讥讽的秘密”为标

签成了秘密的“客观”方面的代表。

然而，无论是作为秘密的“主观”方面代表的皮普勒太太，还是作为秘密的“客观”方面代表的阿尔弗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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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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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皮普勒，在塞利加·维什努的设计中，都是作为替代品、作为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对于至高无上的思辨

哲学来说，被人们讥笑的阿尔弗勒德·皮普勒无所谓失败者，担任发现秘密的主体的皮普勒太太也绝对不是

一个胜利者，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思辨哲学家的思辨的。这样的悖论反映出，塞利加·维什努对两个人物

的整个创设都是“圈套”，他一直潜心经营的只是思辨的“绝对的秘密”，是要将黑格尔哲学思维方法在秘密

的制造上绝对地体现出来。

因此，塞利加·维什努“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批判性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结构即黑格尔结构的秘

密”①。他对《巴黎的秘密》的批判就是对思辨结构各个细节方面的具体运用。他把走下凡间的秘密运动的

各个环节设计为一个渐次发展的序列，为的就是让秘密在渐次发展中走向绝对。

三、思辨哲学构造秘密的运思逻辑

马克思认为，塞利加·维什努对“绝对的秘密”的设计、构造是对黑格尔精神发展辩证法的继承。他以

人如何成为动物的主宰来比照思辨哲学家构造秘密的过程和方法，使得思辨哲学构造秘密的套路昭然若揭。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思辨哲学从具体的、现实的动物中抽象出“一般动物”，并把它规定为动物的真正的本质。具体

讲，从六种动物———狮子、鲨鱼、蛇、牛、马和哈巴狗中抽象出“一般动物”这个范畴，并把“一般动物”想象为

独立的存在物，而把狮子、鲨鱼、蛇等等看作是“一般动物”的化身或体现。这样，由六种动物抽象得出的“一

般动物”虽然在六种动物之外，但成了这六种动物的真正的本质，成了狮子、鲨鱼、蛇、牛、马和哈巴狗等的

“实体”。

塞利加·维什努则从“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正直和虔敬的秘密”中抽象

出“普遍的秘密”这个范畴，并使这个纯范畴的秘密成为“全世界的公共财产”，成为“绝对的秘密”，成为“实

体”，成为秘密的真正的本质。同时，现实世界的所有的秘密都成为了“绝对的秘密”的体现。

第二步，思辨哲学让“一般动物”通过一系列现实的、具体的动物表现自己，而具体的动物也随时转换成

“一般动物”的现实体现，以便我们既可以随时把抽象的“动物”———“一般动物”变成某种现实的动物，也可

以把现实的动物变成“一般动物”。当“一般动物”体现为独立存在的动物———狮子、鲨鱼、蛇、牛、马、哈巴狗

时，也就意味着作为抽象的创造物的“动物”可以是狮子把人撕得粉碎，可以是鲨鱼把人吞下去，可以是蛇用

毒液伤人，可以是牛用角觝人，可以是马用蹄子踢人，也可以是哈巴狗对人吠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设定

下，当“一般动物”体现为狮子、鲨鱼、蛇、牛、马时，它和人的关系表现为动物对人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在渐

次减弱。人是被动的一方，但其被动性却也在渐次减弱;而当“一般动物”体现为哈巴狗的时候，它和人的关

系则表现为对等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这是动物对人的控制递减和人的反击能力递增的结果。“‘一般动物’

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表演纯粹滑稽戏的地步。”②

面对哈巴狗，人往往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人看见哈巴狗就逃跑，一种可能是人挥动竹杖，把其吓

跑。前者是愚蠢的，后者则把自己变成了狗的主宰。按照思辨的逻辑，后一个人是“一般的人”的体现，而哈

巴狗是“一般动物”的体现，那么，“一般的人”就成了“一般动物”的主宰，也就成了现实的各种动物的主宰，

包括狮子的主宰。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塞利加·维什努就是把《巴黎的秘密》中的“斑鸠”———“笑面虎”丽果莱特小姐看作是“哈巴

狗”的。从皮普勒太太的口中我们对“斑鸠”的性格特征有所了解: 她是“一个小女工，五楼上另一个房客。

……房租都是预先付。……，小屋里干净得别提，对人和蔼，而且随和。……，讨人欢喜，和气可亲，真是上天

打发来的一只小鸟。……除此之外，一天到晚象个小海狸似的不停地干活，有时甚至能赚到两个法郎……可

是，真辛苦!”③另外，她还是个特别规矩的女孩，为了防止坏邻居的追求，她在自家的门口拴上了一根粗门

拴。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她和情人会出去散步，但在别的日子，笑面虎小姐是没有时间想到情人的。她每天

五六点钟就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有时十一点钟，除了出去给自己和两只金丝雀购买食物，从来不离

开自己的小屋。她一天的生活只需要两个苏的牛奶，一点面包，一点海绿菜，生菜，小米和清水。一个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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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7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 96页。
［法］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成钰亭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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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两只小鸟，又是说话，又是唱歌，一天不闲，除此之外，还要用尽自己的时间，连睡觉带工作，一天干二十个

小时赚的钱才刚够生活。她还和她的情人一起照顾楼上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

实际上，看门人皮普勒太太所言并不是“斑鸠”丽果莱特小姐的全部，在小说中鲁道夫的护卫穆尔弗先

生披露了她另外的一面:她是巴黎一个“非常漂亮的浪漫女子”。亲切又有人情不假，但她的生活状况和性

格也比较尖锐，比如她轻视结婚的形式，与大学生和工人有着纯朴的联系。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的真正

的人性才得以体现出来，与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太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作者把“斑鸠”

这个浪漫女子描述成道德的楷模，在把她的特点掩盖了的同时，也就把巴黎的秘密掩盖了。

在塞利加·维什努的思辨的构想中，“绝对的秘密”走向凡间，依次体现为指挥官和达尔维尔侯爵夫人

偷情的秘密、算命的比雷特老大娘放高利贷的秘密、江湖郎中塞扎尔·布拉达曼蒂( 波利多里) 给人拔牙的

秘密、画家卡布里昂奇怪的生活习惯的秘密、宝石匠莫莱尔一家的秘密、“笑面虎”丽果莱特小姐的秘密等。

这些秘密和人的关系呈现出秘密对人的控制渐次减弱的趋势，指挥官和达尔维尔侯爵夫人当然得“偷”情，

比雷特老大娘放高利贷则是半明半暗的，江湖郎中塞扎尔·布拉达曼蒂拔牙和画家卡布里昂的生活习惯恐

怕就更多是有意而为之，宝石匠莫莱尔关于自己一家是如何被欺负的也基本知晓。但是对于“笑面虎”丽果

莱特小姐来说，“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伦理价值，因此她对自己说来，也还是个秘密”①。而能

揭开她的秘密的是鲁道夫的护卫穆尔弗先生，即那个挥舞着竹杖与哈巴狗搏斗的人，是“一般的人”的体现。

丽果莱特小姐是“绝对的秘密”的体现，“一般的人”是“绝对的秘密”的主宰，也就成了现实的各种秘密的主

宰，它甚至还能够主宰指挥官和达尔维尔侯爵夫人偷情这样的秘密。同样是滑稽的结论!

反思这种不可思议的逻辑及其结论，这一切其实就是塞利加·维什努导演的思辨的滑稽戏。在他看来，

《巴黎的秘密》中所谈及的巴黎社会的所有秘密，都是思辨哲学“绝对的秘密”的具体体现。这是一个秘密所

构成的世界，每一个秘密的内容，每个秘密之间的联系，都是以“普遍世界秩序”的存在为背景、为前提的。

换句话说，巴黎社会的种种现实及其联系，无一不是这个“普遍世界秩序”的反映。因此，巴黎的秘密的最终

答案就在于此。这是塞利加·维什努真正的自白，是他的批判的“秘密”的充分暴露。

四、思辨的构想图:“普遍世界秩序”与“真正统一的整体”

依照思辨哲学的结构和逻辑，塞利加·维什努为我们设计了“秘密”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最

后归为“绝对的秘密”的思维发展路径。在他看来，“前面研究过的一些单个的秘密，并不是与其他秘密无关

而本身就有价值的，它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闲谈中的珍闻。这些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自身组成许多

环节的有机的连贯性，而这些环节的总和就是秘密”。所以，他需要“把上面所做的零零碎碎的构图合成一

幅完整的图画”②。无疑，这幅图画即是思辨哲学关于“巴黎的秘密”的思辨的构想图，就像黑格尔《精神现

象学》中精神的构想图一样。只不过，作为批判家的塞利加·维什努创作的“批判的史诗”的最终篇章，这个

秘密的构想图“并不是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批判机体”，因为它不反映“巴黎的秘密”的真正的

连贯性，反映的却是以思辨的运思为转移的“思辨的连贯性”，其内在的根据是“普遍世界秩序”。在这个意

义上讲，这个秘密是一种“神秘的植物的存在”，是世界秩序在思辨哲学上的再现。马克思指出，这只能被理

解为“秘密本身的自嘲”，也就是说，“秘密本身用自嘲来判决自己。秘密在自己的发展结束时消灭自己，从

而促使任何坚强的人进行独立的检查”③。因此，马克思把塞利加·维什努称作贩卖秘密的商人，《巴黎的秘

密》对他来讲仅仅是所贩卖的商品，这种商品本身的属性无关紧要，他只是以这个商品为媒介，目的是兜售

“批判的批判”的秘密———思辨决定一切、创造一切。

按照思辨哲学家的运思方式，思辨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世界是受普遍世界秩序主导的。因此，以思辨的

方式让世界统一于仅有思辨才能理解、诠释的“普遍的世界秩序”，就是思辨哲学家的最高追求。也只有这

样，所有的秘密才能是绝对的、普遍的秘密。为此，塞利加·维什努不得不“艺术地”作出如下的设计:

首先，他把世界设计为由“世界秩序”、思辨、现实事物三个因素构成的统一体。其中，“世界秩序”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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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6页。
［德］塞利加·维什努:《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7－9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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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代表着能动的原则;鲁道夫是思辨的“神性”的体现，他拥有着“各种威力和自由”，是唯一的能动原则的

执行者，是中介;而现实事物是由“世界秩序”决定的，是被动的、是客体。思辨作为中介，其作用就是将“世

界秩序”通过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确定下来。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世界秩序”“不致‘完全被废弃’，或者为

了使‘自然状态的最后残余不致被消灭’，为了使世界本身还能分享一些集中在鲁道夫身上的‘发展原则’，

为了使‘人类的事物不致被描写成绝对不自由的和没有能动性的’”①，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就不能被完全舍

弃。另一方面，以鲁道夫的“神性”属性来说，其所依凭的又必须是与群众性的事物完全分离开的“世界秩

序”。这便是塞利加·维什努必须面对的“宗教意识的矛盾”，所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使“世界秩序”与现实

世界、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

其次，他将这个由三种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诉诸神秘的主客体关系，让“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结合为“真

正统一的整体”。“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与房屋主和房屋的关系是类似的。双方均是具有不同属性

的独立存在，不便具体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塞利加·维什努力图在“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之外寻找到一

个第三者，让它集“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两种属性于一身，就像房屋的建造者把房屋主和房屋两种属性集

于一身一样。可是，作为“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中介是思辨、是神性的鲁道夫，而不是“天然的中

介”，而思辨的中介根本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出“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真实的、自然的关系。不过，思辨哲

学家的诡异之处即在于，神性的鲁道夫是诗人，他的“批判的史诗”将是“自由艺术”的产物。他会把房屋的建造

者“规定”为房屋主与房屋的统一体，并且视其为“现实的统一体”。其实，这个所谓的“现实的统一体”就像在

黑格尔那里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一样，是把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关

系演绎成了世界秩序和现实事物之间的自然的联系，这就是神秘的思辨和思辨的美学的“艺术”。

毋庸置疑，这个由思辨艺术地创造出来的“真正统一的整体”是混淆的甚至是颠倒的:按照塞利加·维

什努的设计，“世界秩序”与现实世界均是由这个“真正统一的整体”产生的，就像有了房屋建造者就能造出

房屋、房屋主一样。但事实上，是房屋主让房屋建造者来建造房屋的。同样，是为了证明“世界秩序”的存在

才创造出这个“真正统一的整体”的，或者说，“世界秩序”是先在的，有了它才会有“真正统一的整体”。显

然，在塞利加·维什努的设计中，本来的母亲成了儿子，而儿子则被作为“母亲”了。这与“黑格尔的思辨是

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

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②。

产生如此的混淆与颠倒的原因显然在于，无论是“普遍的世界秩序”，还是所谓的“真正统一的整体”，都

是“观念的体现”，是思辨按照神性的逻辑构造出来的，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存在。“世界秩序———思辨———现

实事物”的世界结构，也是“批判”本着证明思辨能够产生一切的原则来构建的，是和现实世界矛盾的。“一

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均在于思辨哲学本身。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借助对塞利加·维什努关于《巴黎的秘密》的评论的批判，马克思对青年黑格

尔派思辨哲学进行了结构性解析，思辨哲学“秘密”的揭示才真正达到了细致入微和层层递进的程度。这是

写作《神圣家族》最艰难的工作，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关涉这一议题的第五、八章的篇幅大大延长。而研究者

如果不进入文本内部对其中的细节进行悉心辨析，就很难理解马克思苦心孤诣探索的思路和逻辑，也就不可

能准确地把握他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新哲学”的意旨和体系。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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